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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 ! !我生也晚，未曾经历 !"多年前
那场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但从父
母那里感受它的英勇悲壮，却是从
儿时开始的。
现在仍记忆犹新的是，当我们

兄妹几个从记事起，就经常会听到
父母在工作之余，唱起那些流行的
抗战歌曲。通常的情况是父亲高声
唱，有时还会激动地挥动手臂打拍
子，而母亲往往在一旁轻轻地和。歌
曲内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风在
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激昂悲
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逼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沉痛
愤怒，还有“青纱帐里，游击健儿呈
英豪”的明快、“我们今天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自豪。遇到休
息日，父母又常常从书桌的抽屉里，
拿出几本珍藏的影集，翻看里面那
些保存完好、却已泛黄的照片。照片
定格着他们学生时代参加抗日救亡
活动的种种情景，他们边看边回忆，
有时神情凝重，若有所思；有时又开
怀大笑，如遇故人。因此，每当听父
母唱抗战歌曲或翻看老照片时，幼
年的我便朦胧地感到，那一切对于
父母来说，一定非常重要。
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渐渐

知道，父母的青春时代是在中华民
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难岁月
中度过的，那是他们难以忘怀的人
生记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
未对子女完整地述说过这段经历。
最初只知道父母是西南联合大学的
同学，年轻时大多是在昆明、重庆等
地度过的。直到父母去世后，我在整
理遗物时，才读到了他们生前所写
的简历，具体了解了他们留在那个
年代的人生印迹。

父亲曹学源最初投身抗日，是
在 #$%&年 '月上海麦伦中学读高

中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
动，也参加了上海市各界抗日救亡
运动。高中毕业后，考取了苏州东吴
大学。读书期间，除了出席进步学生
举办的时事座谈会外，每周课余都去
由大学同学创办的惠寒小学教唱抗
日救亡歌曲。($%!年“八一三”淞沪
战争爆发，由苏州迁往湖州的东吴大
学因守军北撤而停办。父亲只身一人
流浪到了武汉。在那里他遇见了东吴
大学的同学蒋学模、顾葆蘅等人，于
是一起加入了湘鄂赣边区工农红军
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不久就改编为
新四军，父亲在第一支队一分队政治
部宣传队，于湖南平江、浏阳等地开
展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年春，部
队开赴东战场御敌。在一次爬山过
岭的行军中，父亲的大脚趾破裂中
毒，不得不与几个身患重病的老红
军战士一起* 退回湖南平江新四军
留守处。按留守处主任涂正坤的指
示，前往衡阳进行治疗。在此期间，
他一面养病，一面在全国青年协会
主办的军人服务部衡阳支部负责宣
传学习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团结了
衡阳各界大部分青年，引起了国民
党县党部的注意，于是被召回湖南
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处。

这年 &月 (日，经涂正坤、罗梓
铭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奉命前往大城市开展工作。随着
九江吃紧，父亲从武汉乘船到达重
庆，参加了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
高校南迁时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
学，就学于师范学院教育系。在西南
联大读书期间，父亲担任了学生党
小组长，同时又是民众学校的校长。
在谷斯涌写的《两代悲歌———陈布
雷和他的女儿陈琏》一书中，就提到
过父亲曾与陈琏为了筹备办学经
费，一起前去拜访罗叔章的情景。
($%$年夏天，父亲在一次由联大地
下党领导的外围群众团体“群社”开
会时，认识了当时担任社会服务股
股长的母亲朱瑞青。

母亲是 ($%)年在上海中西女
子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统一考
试，被录取第一志愿西南联合大学文
学院社会学系的。母亲入学不久，即
加入了进步组织“群社”，从事办民众
夜校、街头壁报、歌咏演剧等一系列
活动，宣传抗日救亡。一年后又被推
举为“群社”的第五任社长。($+"年
("月 (日，在西南联大地下党总书
记袁永熙的授意下，经吴显钺和父亲
的介绍，母亲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父母也由相知到相爱，由

同志成了恋人。($+(年 '月，震惊
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由
此也派专员康泽赶赴昆明抓捕共产
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保存力量，共
产党地下组织决定让一批身份已公
开的学生党员撤离西南联大。父母
即在其中。为了掩护起见，他们根据

组织指示，以夫妻的名义外出工作。
由于父亲的名字已被列入抓捕的名
单，他就和母亲一起被安排去云南
永仁县大田镇县立中学教书。父亲
改名曹维坚，母亲改名朱廼英。一个
教语文、历史，一个教英语。

一段时间后* 根据袁永熙对时
事的分析* 父母又毅然前往当时很
需要人的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大约
($+'年 ("月，由地下交通员沈乃恭
带领，他们顺利到达了淮北敌后根据
地，进入新四军主办的江淮大学学
习，父亲担任了所属小组的组长。到
次年年初，日寇开始对淮南、淮北根
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江淮大学不
得不暂时停办，父母也因此回到了
上海。在接到已在重庆的联系上级
古锡麟的来信后，两人又决定立即
赶往重庆。到了重庆，父亲一面工
作，一面就读于重庆东吴大学法学院
法律系（夜校部）；母亲则考取了重庆
北碚复旦大学。($+&年 ("月，也就
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月，父母在重庆
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成了可谓
与抗战相伴始终的伉俪。
在具体了解了父母抗战八年这

段充满颠簸、曲折的人生经历之后，

我不禁感慨系之。父母热血燃烧的
青春，曾在行军路上，在联大校园，
在昆明城乡，在永仁中学，在淮北根
据地，在四川重庆，都留下了难忘的
印迹。尽管没有像为抗战捐躯的烈
士们那样感天动地，也没有像在前
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那样可歌可泣，
但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
难时刻，他们没有回避*没有躲闪*也
没有旁观和犹豫，而是挺身而出，为
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波忙碌，毫无保
留地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如今
父母虽然已长眠于苏州的青山绿水
之间，但是他们勇于担当民族大义、
国家兴亡的人生准则，却正是中华民
族历尽患难而不屈不挠精神的继承
和延续，值得子孙后代永世铭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

回首往事，不能不使人更加怀念那
些曾为民族生存而战付出青春的人
们，重温他们当年救国不忘读书、读
书为了救国的坎坷经历。也由此，使
我对于父母生前为什么一直怀有浓
厚的抗战情结，有了更深的理解。我
想，从整个发展的历史来看，抗日战
争的胜利无疑是中华民族从积贫积
弱的底谷走向日益兴盛的转折关
口，因此凡是曾投身其中并为此付
出的前辈，都应该受到子孙后代的
尊重。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奋斗，非
但今天的扬眉吐气无从谈起，未来
的放飞梦想更不能想象。

! ! ! !去年大连獐子岛集团组织“著
名作家再次走进獐子岛”采风活动，
在下有幸忝列其中了。说也巧，《中
国钓鱼》月刊第八期就刊登出了三
个页码，冠以红色标题“美丽的獐子
岛，精彩的大鱼杯”的长篇报道。獐
子岛是全国海钓锦标赛的国际站。
笔者是此刊的名誉主编，而且这一
期也同时刊登了我的钓鱼游记散文
“五游二钓奥克兰”，此时 )月 )日
在下就站在獐子岛上了！这真是
“千里有缘来相会了”。

獐子岛地处大连东一百多公里
海域处，它不过是大连市长海县所
属的一个岛镇，面积不过十五平方
公里，改革开放后它的经济得到长
足发展使这个小岛镇成为黄海诸岛
一颗闪亮的明珠了。小岛拥有 '"""

平方公里的“现代海洋牧场”，水质
已达二级以上，水中资源十分丰富，
由于它独占天时地利，它的生态价
值与养殖成果早已赢得了中国和世
界海洋国家的认可，使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着它生态、绿色、低碳的可持
续发展方向。

我作为中国钓协和《中华名人
垂钓俱乐部》副主席曾多次参加各
种国内的垂钓活动。在青岛、北戴
河、湛江、台湾、香港以及巴西、新西
兰、澳大利亚、智利等地我都抛竿垂
钓大海中，但都没有今天在这个小
小獐子岛海域上开辟的千亩人工渔
礁钓场上钓获丰硕，这不仅源于小
小獐子岛之魅力，更源于今日执竿
钓者大都是来自大陆有名的执笔杆
子的文人墨客。

獐子岛上不过一万五千居民，
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院、银
行、邮局、托儿所、养老院、博物馆、
海滨浴场林林总总样样都不少。这
里小巧的广场也和大城市的小区一
样，每晚唱主角的“广场舞”依然不
可缺少。居民到了自由自在的晚上
也随着自携的录音机，伴着舞曲，跟

着自选的教练一遍又一遍翩翩起舞
呢！还有一个很多大中城市都没有的
景致，就是小岛居民对泥土的无比珍
惜，岛上每块泥土都显得弥足珍贵，
家家户户都利用起了房前房后，甚至
于街旁、桥底、沟边辛勤耕作着每一
寸宝贵的土地，使地上豆角长垂、瓜
果横卧。那点点簇簇盛开的紫色和绿
色豆角花朵和小喇叭似南瓜、黄瓜的
橙黄色花到处都在迎风招展，招来辛
勤蜜蜂和花蝴蝶不时拜访，显示出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金秋生命活
力。红薯、黄豆、玉米长势旺盛，叶丛
如墨似洗，表明这里阳光营养和水分
都很充足，秋菜秋庄稼的长势比大
陆还好！这是辛劳的獐子岛居民除
了独特的渔业大生产化外，副业生
产也绝不比大陆农家逊色呢！

($!' 年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时
节，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英雄
渔民王天勇冒着雪花的飞舞，在零
下 '"度的酷寒下，下潜海底采捕野
珍。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防寒保
暖潜水服装，在深海四五十米下，
他感到海水巨大压力和刺骨的冰

寒，他是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指令
后，不断潜游百多次终于擒获优质
鲍鱼半吨之多！接力棒似快马加鞭
转送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使周总
理和尼克松一行在国宴上都大赞这
獐子岛鲍鱼“,-./ 0112 ！34！”“天
下第一鲍、第一采鲍英雄”称号的美
誉盛传至今。虽然海水冰冷，但革
命群众的热情更高。当时还在“文
革”中农垦战线当知青的我，自然
是从没见过，当然更不知“国鲍”是
啥样啥滋味。到了改革开放后的
#$!$年，在广州的宴会上同学习远
平（习仲勋的儿子、我洛阳外院同
学）第一次请我到了广东省会才品
吃过山珍海味（鲍鱼）的不凡滋味！
一位獐子岛上姓杨的七十五岁

的老渔民告诉我，抗战时我们国弱
民不强，日寇侵略军来了，没几个人
就仗着他们的洋枪、东洋刀在獐子
岛横行霸道，猎狗似的鼻子嗅出了
这“中国北纬 %$度”海洋中生产出
的绝好海鲜产品，忙掠夺一船又一
船海鲜押送回日本了。真是国弱无
外交，国弱也无海洋了，国弱什么都
是人家的了！
我们作家代表团分乘两艘快艇

出发了。这两艘都是国产制造，山东
威海船厂制造。快船一路乘风破浪，
蓝天白云下，一直往东南急驶，大约

四五十分钟后，到了在 '566平方公
里“海上牧场”中的千亩钓场，海里
已投放下万吨级人工鱼礁。大家都
知道大多数的动物是喜成群出动和
群居，海洋世界中的鱼群更是如此。
而鱼类像陆上动物一样也是爱钻进
“窝中”，这里人工鱼礁窝似“大窗户
的碉堡”，使鱼群感受到了保护，能
在窗中自由穿梭安全生儿育女。獐
子岛周董事长胸有成竹地说：“保证
作家们都能钓上鱼7”我们的船抛锚
停定了。今天船钓，主人未准备任何
长短手竿和海竿，清一色“土制手把
线”，垂钓几十年的我也第一次使用
这獐子岛渔家自制的“原始武器”，
起初也是半信半疑，这手把线下四
十多米，下钓线是牢系着四股结实
的铁条，中间的铅坠如同一个秤砣
般大小，四个钓钩应是 ''号森然迎
敌黑大钩，钓线也是 '毫米的粗线。
手把线在船舷两侧徐徐入水，下到
海底。就是我国大陆上大江大湖也
都少见如此深度，怪不得莫言赠我
钓鱼诗中说：“青鲤白鲢小打闹”，诺
贝尔奖得主敬佩大海中垂钓：“金枪
马林大酋顽，大钓海上惊巨澜，”莫
言钓过鱼，更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
海》颇知海上钓大鱼的壮观！实际上
不管是古巴老头钓上了巨大的马林
旗鱼，还是今天我们钓上来的黄鱼，

我都信奉：“鱼是我们的敌人，更是
我们的朋友。”———文学家钓鱼高手
海明威这句名言。刚开始我们这些
陆客还是找不着感觉。无论是首届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军旅作家董保
存，还是《激情燃烧岁月》大作家石
钟山，作家们都在狐疑：“这目不可
测的大海中此处到底有鱼否？不会
忽悠我们吧？”此时船尾却传来呼
叫：“周董事长上鱼了！”目光全扫向
船尾：嗨，人家硬是一下拉上了两尾
惊慌失措的黄鱼呀！我们忙过去取
经，周在岛土生土长四十个春秋有
着丰富海上钓鱼经验。什么上下潮，
什么季节风，什么流水中鱼来鱼往
他都门儿清，獐子岛发明这手把线
如何看钓线移动，当然你手把线手
感最为重要了，我们心领神会。好在
这些作家个个也是心灵手巧，再上
鲜虾饵对鱼礁窝中饥饿鱼儿诱惑，
纷纷又把这手把线徐徐入海进礁窝
如此照办，不过一袋烟的工夫，我手
感沉重，我的判断：“有了！”忙迅速
提拉双手不断倒线，果然鱼儿出水，
夕阳金光下鳞光闪烁猛窜乱跳两
尾归顺在下了，摘钩入仓！
还有省文联副主席、大连市作

协主席素素和她的助手肖正也是巾
帼不让须眉，个个照此手把线抛钩入
海，不断诱使鱼儿吞挂在手把线钩上
的鱼虾，大小黄鱼纷纷出水了。总共
下来两小时多，两船作家竟钓获了
!"斤的大小鱼儿！
太阳接近海面了，广阔无垠的

黄海万点金光，水光一色，在风动
浪涌中海面如同无数条金蛇在狂舞
摆动。作家和主人们满载着渔获而
收竿收网归家了。在大食堂等待我
们宴会的作家团团长毕淑敏和副团
长关仁贵先是大吃一惊：咱们作家
能钓到这么多鱼和捞到这么多海
鲜？！两位主席又互视莞尔：“自力更
生，丰衣足食，足够我们宴会上食
用了！”

! ! ! !曹明纲 浙江上虞人!!"#" 年

!!月 $$日出生" %"&'年毕业于上

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年应聘考

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现为上海古籍

出版社退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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